


























































文 化 建 设
福建理论学习 2014·830
的边缘，以其非凡渊博的学识、博纳哲学
玄学与神学信仰，抒写着内心挣扎与人情
真谛。
地处偏远东南的福建，较完整地保留
了中古以来的生活模式与精神气质，保守
而不乏进取。然而，这块传统的土地因近
代战乱被迫开放，接受来自西方文化的冲
击后，文化形态更趋复杂。东南沿海地区
既开放又保守的成长环境，造就了许地山
的浪漫主义精神外衣和现实主义内核，他
在创作中表现出了中西方文化冲突之下的
矛盾与顿悟。许地山的成长及创作本身就
体现了这种博采与融合，无论从社会生活
及精神领域都留有福建文化的多维元素，
许地山的创作虽深受异域文化影响、兼容
多方精神信仰，但福建文化仍是他追求文
学及人生目标的巨大动力。
许地山小说独特的风格，与地域文化
特别是妈祖文化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妈祖生前是福建湄洲屿的女巫，此后在各
类文本及民间传说中被誉为海神，福建民
间流传了诸多有关妈祖的故事。在“机上
救亲”、“化草救商”等一系列传说中，
妈祖代表着人类的慈善与博爱，恩泽百
姓、福佑闽域，是维护福建这个临海之地
平和与安稳的保护神，深受闽粤台等地信
众的爱戴与敬仰，终得被封为“天后”的
崇高地位。在民间推崇和官方倡导下，妈
祖信仰在东南沿海迅速“窜红”,并流传
到日本、东南亚等地。深受地方神祇及佛
学影响的许地山，自然有着某种“妈祖情
结”，他的创作中也大量借用妈祖叙事原
型，如他所塑造的一系列以民间女性为主
人公的艺术形象，诸如“尚洁”、“惜
官”、“云姑”、“玉官”、“麟趾”、
“春桃”等，这些女性的心态和性格随着
情节的发展而趋于稳定，即表现为慈悲为
怀、乐善好施，虽屡遭挫折却通达乐观、
宽厚包容，有着与“妈祖”般共同的宗教
性格，春桃的利他、随缘、忍耐和自强不
息，就是这种精神的阐发。作为一种道德
形式，妈祖信仰表达了作者对现世人生的
深切感悟，也对作者的创作风格和精神气
质产生深远影响。
在许地山诸多小说及散文名篇之中，
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熟悉的闽地叙述，作
者将身边有代表性的事物及民俗都融入到
创作之中。福建的东南丘陵地形及湿热的
气候条件，在规模农耕受限，但有诸多物
产。如随处可见的花生，带给了许地山深
沉的人生思考，父亲许南英特意为许地山
取“花生”的谐音乳名“华生”，许地山
自己也将落华生用作笔名。在广为流传的
《落花生》一文中，作者以漳州的童年生
活为背景，赞美了平凡朴实具有献身精神
的落花生，表明自己脚踏实地的处世立身
的态度和无私奉献的品格，“这小小的豆
不像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它只把
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
出来……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
是伟大的好看的东西”。漳州也到处生长
了荔枝树，许地山专门编撰了一本《荔枝
谱》；散文《小俄罗斯的兵》中，“短篱
里头，一棵荔枝，结实累累。那朱红的果
实，被深绿的叶子托住，更是美观”就描
写了荔枝繁盛生长的样子。许地山的小说
及散文中，也多次以农村或田园生活为背
景，在作者童年的成长环境中，辛劳清贫
的乡野生活、朴实醇厚却些许愚昧的乡亲
父老，都对其人生观、价值观产生重要影
响，也促使许地山质朴、平白、恳切的语
体风格的形成。位于福建厦门的南普陀寺
是闽南佛教圣地之一，香火旺盛、倍受福
建信众礼敬。深受佛教影响的许地山，在
《愿》一文中也讲述了自己与妻子朝拜的
往事，并表达共同的人生追求，“南普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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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里的大石，雨后稍微觉得干净，不过绿
苔多长一些，天涯的淡霞好像给我们一个
天晴的信。树林里的虹气，被阳光分成七
色。树上雄虫求雌的声音，凄凉的使人不
忍听下去”，塑造了空明优美、澄澈灵动
的意境。
我们能在许地山的大量作品中找到福
建文化的影子，熟悉而亲切，感受着许地
山对这块土地深沉的眷恋和追思；这些明
艳的闽南色彩也无疑为作者增添了绚丽的
生活图景和创作素材，促进这个从福建走
出来的作家奋力成长。
三
许地山充满玄妙色彩和宗教奥义的
创作风格，受到佛教、道教与基督教的濡
染，他的宗教信仰囊括玄学神学与哲学，
使其能超越单一宗教信仰的教条和局限，
拥有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而他的宗教信
仰首先来源于地域与家庭的影响。
历史上，福建等东南沿海巫觋文化盛
行，这也推动了宗教的传播发展，民间形
成普遍且广泛的信教传统。许地山的家庭
也不例外，宗教氛围十分浓厚。他的父亲
许南英对佛学有着相当精深的研究，并自
称“留发头陀”，还多年潜心钻研玄学。
许地山的舅舅则是禅师，曾教幼年的许地
山读过一些佛经；他母亲则是一个虔诚的
佛教徒，可以说许地山自幼便接受来自社
会和家庭的信仰渲染，这对许地山宗教性
格的养成有极大的关系。许地山在教会学
校接受了完整的教会教育，又出国深造进
修宗教比较学，他融合道、佛、基督三家
精神精髓。浓郁的家庭宗教氛围和社会环
境的熏陶对许地山人生走向，极为重要。
福建也是西方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为
数不多的几个重点省份之一，首当其冲的
是福州。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订立
后，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西方文化大量
涌入福州，先后有英、美、法、俄等17 国
在福州仓山设立领事馆。基督教的圣公
会、卫理公会、公理会均在19 世纪中叶
开始在福州传教。许地山故居地——漳州
（又称龙溪）为闽南重镇，历史悠久，民
风淳朴，物产富庶，处于基督教在闽传教
的前沿。闽西、闽东、闽北等地也有教会
的基地。可见，基督教在近代福建的发展
是比较充分的，这种环境与教育，对近代
史上福建能够产生数量众多的、在国内外
有重要影响的思想界知识界文化界精英，
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基督教是一种倡导
爱的宗教，它最基本的教义是默默奉献、
无私给予及宽恕救赎。信奉基督教的许地
山，汲取了世人大爱与牺牲精神，正是这
种宽恕之爱，也影响了许地山对女性形象
的塑造和贯穿各个文本之中的仁爱之气。
许地山是一位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
明慧，近代文学与古旧情绪，糅合在一
起，毫不牵强地融成一片”的智者。他的
一生致力于各种宗教的研究，思想杂糅了
各种宗教的宽容忍让、博爱慈善以及超脱
阶级之上的平等自由、包容互助。我们从
许地山一生的立身行事和创作中，可以看
出许地山以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汲取各宗
教的力量。
许地山与福建的“良缘佳话”深结
于文字中，形成双向互动的有机往来。在
许地山的从文生涯中，他不断吸收福建文
化的健康养分，为其创作提供广泛而生动
的原材料、帮助他形成独树一帜的文学风
格；同时，他的创作也是福建民俗文化与
社会革命现实的共鸣，在多位文化音阶中
无限碰撞、悠远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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